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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曹曹
风风风

响鞭手

“叭！”一声响鞭催开了满树梨花。
“叭！”又一声响鞭将辽阔的沃野铺展

在我的脚下。
这声响鞭，曾炸响在我儿时的记忆

里，炸响在我往大田运肥的车辙里，炸响
在我收割庄稼的欣喜里，也炸响在我离家
远行的行囊里。

这声响鞭，经他手，每一个鞭花，都是
他生命的奇崛篇章。

我知道，他做长工为老财赶马车的日
子，“叭！叭！”的声响犹如哀怨的长嘶，只
为甩走苦难辛酸。

我知道，他行进在支前的洪流里，
“叭！叭！”的声响仿佛催征的战鼓，只为
高扬豪情壮志。

我知道，他扶犁耕耘在合作化的大田
里，“叭！叭！”的响鞭如同爆竹齐鸣，只为
欢庆穷人翻身做主人。

我知道，他驾车为生产队送公粮，
“叭！叭！”的响鞭好似唢呐嘹亮，只为把
丰收歌吹奏得凌空飞扬。

无论是坐在车辕上，还是跋涉在大田
里，或一手挽疆，或一手扶犁，他总是高举
着麻花状的竹鞭杆，杆头上红缨起舞，鞭
梢上鞭花怒放，手腕一抖，“叭”地一声脆
响，小鸟为之振翅，牛儿为之奋蹄，禾苗为
之扬眉，连那村外的小河、村里的炊烟，也
为之抖擞精神！

“叭！叭！”鞭梢上绽开的火花，正是
强者的情怀，正是人生中最响亮的音
节。岁月转眼即逝，高挂在堂屋里的那杆
鞭哟，依然诗兴大发，簇簇诗花闪烁着血
性的光芒！

侍田手

我终生难忘那双与土地相亲相爱的

手！
四月的朝阳，用柔情，用温热，轻拂着

无垠沃野，犁铧劈开千重浪，为种子备好
了松软舒适的温床。

他在“温床”上泼洒深情。
深耕细耙过的土地，松软而温馨。他

伏下身子，双膝跪地，伸出满是青筋的手，
再将土坷垃揉搓成细未，然后一遍一遍地
梳理，一遍一遍地抚摸，恨不得把体温全
部融进土壤里。

这是一幅多么圣洁的图画。
这是一种多么至纯至美的诗境。
抚摸土地的手，吟出“乡村四月闲人

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千古绝唱。
抚摸土地的手，激发了深沉的土地意

识与热烈的生命情调相互激发的洒脱和
追求。

抚摸土地的手，播种下有光也有热的
情和爱。

有了这情爱，他缜密侍俸的田地，充
满了母性，无论何时，都会永葆亲情，永葆
厚谊，永葆收获的灿烂。

春天来了，莺飞草长，土地横吹温馨
的笛；夏天来了，绿水盈岸，土地弹拨热烈
的弦；秋天来了，风霜高洁，土地擂响赤诚
的鼓；冬天来了，冬山如睡，土地在睡梦里
排练迎春曲。

四季粉墨登场，在他用情爱的体温肥
沃的土地上，争相用收获记录生的概念，
礼赞人和土地的相依，同时高歌他辛勤的
个性、挚爱土地的淳朴和高尚。

我把这一切捧在手心里，心中顿时江
河般汹涌，群山般巍峨。

诙谐手

他走了，去那钢筋丛林的都市打拼，
书写别样人生！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带不走昨
天的文字，村里人忘不了重温他那谐趣

的彩页！
我深深地爱着他桥墩似的身材、圆

月般的脸膛、皱纹里镶嵌着的微笑，以
及那不卑不亢的表情、外冷内热的情
绪。

这一切，都来自他从母体里带来的天
性，来自他过早认识红尘百态而不知愁滋
味的心态，

他是个乐天派，出口是俏皮话，张
嘴是歇后语，因而荣获“诙谐高手”的
美称。

村里有个青年学生高考落榜，整天唉
声叹气，低头不语。他拍着人家的肩膀，
直抒己见：“咋了？猪尿泡上插刀子——
泄气了？你记住，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
气。”顿时，灰暗的心里一片光明。

有人干事利索，不拖泥带水。他直言
快语夸人家：“好家伙，快刀打豆腐——干
净麻利快！”朴实的庄稼人，羞涩得躲到人
后。

镇长经常搞调研，办实事，受到村民
一致好评。他直言不讳：“咱镇长与群众心
连心，真是腿肚子上面绑大锣——走到哪，
响到哪。”一片爽朗的笑声在村中荡漾。

村里的老年人也学城里人，喜欢像年
轻人一样吃穿戴赶时尚，有人不理解，看
不惯。他心花怒放，张口就来：“生盐拌韭
菜——各人心里爱，社会果真进步了。”老
年人巴掌一拍，咧嘴大笑，青年人边点头
边伸大拇指。

人是自身幸福的设计师。
一个人无论生活在何等环境中，只要

满脸春风，妙口生莲，满嘴诙谐，为社会增
添欢乐气象，心里永远不会有愁滋味。

有了他，幽深偏僻的村子，总有不断
开心的笑声。如今他走了，从乡村去了都
市，人们念叨他，是因为他那高尚纯洁的
幽默品质，彰谐趣式浪漫，具有很高的美
学价值，能为普通人的生活涂抹上一层神
奇而欢乐的色彩。

灵巧手

一副鞋底，一把棉线，一枚钢针。
你静静地坐在槐树下飞针走线。
若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你这个乡

下男人，像个女人似的，有板有眼地做针
线活。

你确实是个标准的男子汉，拉车挑
担，扶犁摇耧，脱坯打墙，那些只有男人能
做的重活你都能干得漂漂亮亮。

可你那颗心，却又细腻得像个女人，
那双手，又灵巧得像个大姑娘。

村里人分明看到，每逢红白喜忧事，
不仅上百斤的面粉经你手能做成松软微
甜的大馒头，你还是菜案上的行家、烹饪
的高手。

村里人同时也看到，你床上的被褥，
是你亲手浆洗套好，你身上的四季衣衫是
你亲手缝制。

村里人更惊奇的是，你会用毛线织手
套，织袜子，织毛衣，甚至用五色丝线在鞋
垫上绣鱼戏荷花、喜鹊登枝，件件栩栩如
生，美不胜收。

男人手中针，将一个襟怀洒脱、朴实
热烈的灵巧人，定格在村人的面前。

男人手中线，能把生活的节奏、韵律、
结构、语言，编织得流畅、怡适、匀称、隽
永，一切似不经意，却又似精心安排，巧夺
天工。

看到你灵巧的手，我才知，生活的意
义，人生的百味，均在普普通通的一针一
线中。让人相信，人活着总会有梦，衣食
不足的人有温饱的梦；年轻的人有万花
筒般的梦；你的梦里，有衣食的多情，有
五谷的坦诚，有小鸟的抒情，有荷莲的高
洁。

苦难这把刻刀，把你犁风耕雨的手雕
琢成一双织绣美好生活的灵巧手，光阴昂
首、日月仰目！

妙 手 小 品
□ 胡敬洪

居 于 人 生 之 秋
□ 王珉

我 的 小 学 毕 业 照
□ 陈奇 大千世界，东京梦华

如梦初醒，唯有清冷空虚
我听到了时代的呼唤与哀叹
我看到了华胥一梦的繁荣富贵，
入梦，梦醒

我时常幻想漫步东京街头
赏青楼画阁，绣户珠帘
琴棋书画，载歌载舞
行天街御路，赏柳陌花衢
游山林池阁，绘西园雅图

我走过灯红酒绿，熙熙攘攘
茫茫人海，尘世缥缈间
寻求金钿明灭的光彩
颊畔起落的红云
是你多心还是我多情
蓦然回首，是金丝绸缎
亦是爱恨别离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
深情不堪许

夜深了，却又听喧嚣曲调
走过茶坊酒肆，罗绮飘香
小贩们吆喝着
三言两语道出了此梦最人间

最爱瓦肆勾栏，欢声笑语
器乐歌舞，杂剧百戏
夜雨萧萧，黎明中盛开的
苦难和哀愁的花朵
它在杂草中生长
在断壁残垣中散播

北人的旗帜飘扬在太和殿上空
宣扬着他们的胜利
宣告着华胥一梦的破碎
腐朽的雕木无声诉说着
是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血泪与哀嚎
断裂的牌匾低声私语着
是千古繁华最后的念想

我极力扣下摆动的船桨
却无法阻挡小舟直下江南
我恨
那孤舟南行的从容坦荡
那孤雁北飞的哀啭不绝
我念
那华胥一梦的虚幻
金戈铁马，羽衣霓裳
岁月的长河仍在流淌
华夏的血脉
永在天蓝风轻中

东京梦华录
——千古繁华一梦中

□ 张泽瑞

一百多年前
在昆仑山的故乡
种下一个梦
虽然遥远
但一路跋涉
终于到达彼岸
于是一座山
拔地而起
他是昆仑山的兄弟

当他破壳而出时
脚下是一片海
海水是苦的
海里有火山的烈焰

还有深潜的鲸鱼
血腥的浪花
拍打着花岗岩的山体

海燕高唱着
太阳已升起

梦的英灵
来到二十一世纪
矢志不移
听，《国歌》正在响起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前进 前进 前进

崛起
□ 孙新峰

秋 思 望 月 明
□ 李虹昌

金风送爽，天高云淡，气清景明。凉
风轻袭，落叶满地，秋总是予人一幅散淡
凉薄的模样。广播听到一组秋曲，淡淡的
冷寂，微微的肃杀，像极了作家张爱玲嘴
角的微笑，又像生活中短暂的迷惘失落，
萧瑟得如秋风席卷大地。我在北欧旅游
时，看到的秋也是枯萎失色，是没有太阳
的极夜，是更为深寂的寒冷。

但我认为秋意不止于此。漫步于街
头，包裹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亦发现
秋日独特质朴的色泽。天凉好个秋，四季
轮回中，这个季节上班途中每个人都是赏
秋之人，人们的陶醉胜过任何一个季节。
澄明清澈的秋色触动人心，到处都是刚刚
抖开的色彩、明丽的画卷。辽阔和热烈，
丰满和怡悦。一群排成人字形的大雁，自
北向南掠过人们的头顶，穿越城市乡村，

飞过高山大河，频传丰硕的捷报。
家中阳台上的秋意也渐浓。杜鹃伸

展五朵新蕾，花苞紧闭，等待起承转合。
只是，上一轮枯萎的“花魂”犹在，泛黄如
破碎的老照片。“零落成泥碾作尘”，遂剪
去枯黄埋进土里，深褐色的叶一碰就落，
恰似北国的秋。狗尾草有些枯萎，淡黄的
茎，或绿或黄的绒尾巴。小叶藤也逐渐枯
黄，枯藤上的小圆叶，虽然还是青竹色。
不知名的菊科类植物，顶端长长的羽毛带
着种子，一碰飞向天际。小榕树枯茶色的
根须，围着大瓷盘打着转……于是，我将
这些秋的影子剪去，收集在一起，恍然瞥
见母亲整理的最后一把野干笋，黑茶色，
同样代表秋色。母亲回老家逐根剥好煮
熟晒干带回，眼前似乎浮现家乡的秋浓，
田间地头喜看稻菽银镰舞，割刈乐忙乎，

饱满与丰收的喜悦随处可见。
秋日亦是施工的好时节，建筑工地上

的民工们三五成群，一身灰蒙蒙的长角衣
裤，脚下着黑色长筒防水塑料鞋，棉手套
上沾满污垢，肩上扛着锄头和钢锯，头上
戴着金黄的头盔，成为城市中一抹别样的
风景。他们在工地附近的小吃摊点，买上
若干根油条，一小包豆浆和两块煎饼。坐
在马路边沿的路基上，抑或一块阴凉处，
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他们时而谈笑风生，
气氛浓烈，时而低头不语，陷入沉思。

秋阳，过了夏天显得疲惫了，早晨上升
到地平线，收敛起刺眼的光芒，和煦地普照
大地，变幻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大光盘。日
光把工人的周身和钢筋水泥染成暖色，暗
黄绚烂，黝黑的皮肤镌上岁月的纹理，深邃
的双眸充满希冀。当机器开始隆隆滚动

时，敲击声声悦耳。他们的身影在高大的
建筑物比衬下，恰似细微勤劳的蚂蚁，于是
我再也分不清刚望见的那几位，只觉庞然
大物上跃动的身姿，散发着质朴无华的麦
芒，令人温暖，成为秋日的底色。

民工的身旁，秋菊温柔绽放，凌霜噙
香。一组秋歌将我的思绪引向往昔。“碧
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喜欢在这样的秋日品赏秋歌，繁杂
的心绪在音乐中得到慰藉。我愿如那些
勤劳的民工，也愿如那位温暖的国君，对
自己轻吟一句：“陌上花开缓缓归。”

居于人生之秋，且赏且惜且沉醉后明
白，人生的风景大多数与孤独为伴。你踏
着秋风的脚印，前面土层下涌动的是又一
个春潮和又一个收获的开始，收获生活的
丰盈和平静的内心。

我人生最早的照片，即是 1966年我
12 岁小学毕业时的一寸半身免冠黑白
照。每每仔细端详这张发黄的照片，当时
照相前后的情景总会浮现在脑海，尤其是
照相时穿的那一件让我尴尬至极的花褂
子，记忆犹为清晰。

小学毕业那年，家里仍然穷得厉害。
照毕业照时已是夏末秋初时节。听老师
讲要照毕业照了，我和同学们都是又惊
奇，又激动，又高兴。由于大家大都是第
一次照相，老师为此作了专门“动员”。班
主任肖钦德老师说：“请平时光着脊梁（赤
裸上身）上学的同学们，照相时务必穿上
个褂子，脖子上系红领巾。至于下身穿不
穿裤子，脚上穿不穿鞋子（当时有不少同
学浑身上下就只穿一个裤衩），请大家随

意就行了。”我一听老师的要求，心里顿时
发毛了：我就是班里的“裤衩一族”，哪有
什么褂子？

放学回到家里，我立即将老师的叮嘱
告诉了母亲：“娘，老师说要照毕业照了，
必须穿上个褂子才能照相！”

“哟，这可麻烦了。小二，你哪有什么
褂子呀！”母亲顿时着急起来。

“老师对穿不穿裤子、穿不穿鞋子都
没说啥，只是说不穿褂子，光着脊梁，没法
照毕业证上贴的半身照。”我继续补充说。

母亲心急火燎地开始翻箱倒柜起
来。折腾了半天，摸出一件姐姐小时候穿
的有花朵的褂子，并让我穿上试试。我一
看，急得想哭，说：“这怎么行？小女孩穿
的花褂子，男孩怎么能穿（当时的社会很

是封建，不像现在这样，男的也能穿花衣
服），老师和同学们就笑话死我了。”

母亲也觉得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男
孩穿个花褂子照相的确不行，便很无奈地
说：“小二，这样吧，我去高庄集（高庄公社
驻地有供销社）上去买点蓝颜色，把褂子
染一下，花朵就不显了。”母亲说着，立马
顶着烈日向着十几里地外的高庄集方向
疾步走去（当时乡下人去集市或进县城，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步行）。等到她
气喘吁吁地赶回来，已是掌灯时分。母亲
顾不上喝口水，就找了一个小铁锅添上
水，倒上染料烧起来。烧开后就将小花褂
子泡进了锅里。到了第二天一早，母亲让
我穿上她用火盆子烘干的褂子。可发现
蓝色染得很淡，衣服上的花朵仍然清晰可

见。我一脸不高兴，嘴噘得老高。母亲惭
愧地说：“都怪我图省钱，只花了五分钱，
要是买一毛钱的蓝颜色就好了。”

我气不过，还想再责怪她。可母亲为
了这件衣服，从头天下午到当天早晨，都
一直在忙活，已是疲惫不堪。我不忍心再
给母亲添乱，便极不情愿地将褂子硬穿在
了身上。走进学校，同学们看见我穿个花
褂子排队照相，都指指点点的。我羞得低
下头，一言不发。等照完相，便立即脱下
来，将褂子塞进了书包。

时至今日，珍藏在相册里的这张方寸
老照片，已保存了整整 58年。已经看不清
我穿的是花衣服、蓝衣服还是黑衣服了，
可它却成为我人生所经历苦难生活的一
个生动例证。

暑去秋来，推开阳台玻璃窗，秋风
迎面而至，万象金街门市楼顶上洒满了
月光，从高处远望感觉蒙上了一层白
霜，小区外停车场上榆树随风摇曳，窗
前静心而立，竟然能够聆听片片落叶
声。

浅秋之夜，是那样的宁静。
静谧的月夜，伴随着我的是那寂寞

的月光。失去父亲的我，还在悲痛中徘
徊，仰望夜空的明月，思绪万千，父爱的
失落和没有依靠的孤独油然而生。也
只能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下。”

时值秋月盈满时，置身月圆之夜的
情景中，您手持月饼，可否真的有思念
亲人的感慨……每每中秋临近，皓月当
空，天涯共此时，登高静听亲人语！想
念亲人，想念家的温馨，难道说此时的
您从没有望月最真切的感受！

父亲离去后的日子，我的世界仿若
被无尽的阴霾所笼罩，色彩消弭，只剩
一片荒芜的灰暗。曾经，他是我生命中
那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无论风雨如何狂
暴肆虐，都坚定地为我照亮前行的路
途；他是我安心依靠的参天大树，无论
生活的压力如何沉重如山，我都能在他
那宽厚的荫蔽之下，觅得片刻宁静与慰
籍。

可如今，这一切美好都已如梦幻泡
影般消逝无踪，徒留我在这漫漫无边的
黑夜里，孤独地摸索，迷茫地徘徊。

回忆恰似汹涌澎湃的潮水，一波接
着一波地向我涌来，那些与父亲共同度
过的时光，无疑是我生命中最无价的珍
宝。犹记得儿时，父亲总会用他那温暖
宽厚的手掌紧紧牵着我，走过城市的大
街小巷。春日来临，我们一同漫步于公
园之中，去欣赏那一朵朵肆意绽放的花
朵，感受着生命的蓬勃与绚烂；夏日炎
炎，我们并肩坐在河边，伴着清凉的微
风纳凉，静静聆听那潺潺的流水声，让
浮躁的心归于平静；金秋时节，我们携
手在果园里采摘，品尝那甜蜜多汁的果
实，享受收获的喜悦；寒冬腊月，我们围
坐在温暖的火炉旁，我听他讲述着一个
个温馨动人的故事，那笑声仿佛还萦绕
在耳畔。那些岁月，盈满了欢声笑语，
洋溢着温暖与爱意，是我生命中最美好
的篇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便

如今我们相隔千里，我依然满心期待能
与父亲在这同一轮明月下，心灵相通，
情意相连。每逢佳节，思念之情便愈发
浓烈，尤其是中秋佳节，当那一轮满月
高悬于浩渺夜空，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
起曾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
的月饼、一同赏月的温馨场景。父亲会
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关于月亮的古老
传说，母亲则会在一旁含着温柔的笑，
静静地倾听。那时的月光，是那样的温
暖，仿佛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将
世间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悄然融化。

然而如今，父亲已不在我的身边，
那份团圆的欢乐也永远地成为了珍贵
的回忆。我独自一人伫立在窗前，凝望
着那轮明月，心中满是无法言说的思念
和深深的哀伤。月光轻柔地洒落在我
的脸上，却怎么也无法抚平我内心那道
深深的伤痛。我是多么多么地渴望时
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次回到父亲那温暖
坚实的怀抱，再次真切地感受他那无微
不至的关爱与呵护。

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夜，我深知，父
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一定在默默地注
视着我。他希望我能够勇敢地面对生
活，带着他那份深沉的爱和殷切的期
望，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我会竭尽全
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让远在天堂的
父亲为我感到由衷的骄傲。

秋夜渐深，月光依旧。我带着对父
亲的思念，缓缓转身，回到房间。我知
道，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要带着父亲
的爱，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让他的
爱在我的生命中延续，永不消逝。

秋风习习
孔祥秋 摄


